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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默耕、兰本达和他们倡导的“探究—研讨”教学法 

贾佳 

 

【摘 要】 刘默耕先生亲自参与起草建国后历次小学自然教学大纲，并主持

编写历次小学自然课本、教学指导书及师范学校自然教学法等书籍。在这一过程

中，刘默耕先生深受兰本达教学思想的影响。本文回忆并整理了刘默耕先生邀请

兰本达女士访华，并将兰本达教授的“探究—研讨”教学法引入我国，指导我国

开展改革开放初期科学教育探索的基本史实。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希望通过对历

史文献的整理，怀念刘默耕先生，反观科学教育改革，促进将来比较教育和科学

教育的发展。 

【关键词】刘默耕 兰本达 “探究—研讨”教学法 

 

要写刘默耕先生，就绕不开兰本达，而谈到兰本达和她的教学法，我最初和

大家一样，有一肚子的问号：兰本达是谁？是谁请她来的中国？为什么请她不请

别人？她来中国都干了些什么?产生过什么影响？为什么十几年来我们好像没怎

么听说过兰本达？那又是为什么最近的活动中经常提及兰本达和她那本厚厚的

《小学科学教育的探究—研讨教学法 》了呢？今天，我就通过自己的一些所闻

所见，当年见过刘默耕、兰本达，和他们有过密切交流的老先生讲给我的故事，

以及他们子女的回忆、提供的照片等，试着来回答一下我们都好奇的这些问题。 

首先，兰本达是谁？兰本达女士 1904年出生在英国伦敦一个建筑师家庭,曾

经在圣保罗学校读书, 毕业于瑞士洛桑大学。1931年她移民到美国，40 年代时,

在英国道尔顿学校和美国纽约的城市与乡村学校任教，从事的是实验方面的工作。

毛主席的翻译冀朝铸，就是她所教的 10 岁班的一名学生。就是在那时，兰本达

在中、小学的科学课教学中创立了我们所说的“探究-研讨”教学法。20世纪 50

年代，她担任布鲁克林教育学院的教授，60 年代开始在亨特学院和哈佛大学研

究生院任教。兰本达深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1971年，以她为主要作者

的《小学科学教育的“探究—研讨”教学法》一书首先在美国出版，书中的教学

思想，用她的话来说，就是“社会主义”的。 

那么，一个远隔重洋的教育工作者，是如何被请到中国来，又如何影响了我

们一个时代的自然科学课教学改革呢？这里有两位前辈不得不提，他们一位是刘

默耕老先生，一位是胡梦玉教授。没有他们，我们可能就不会认识兰本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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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默耕先生是贵州贵阳人，抗日战争初期为了躲避反动派的追捕，他和中学

同学刘容，硬是靠徒步走到了重庆。刘容老师后来成了刘默耕先生的妻子，想必

这里面也有一段佳话。刘默耕先生到了重庆，刚开始是在新知书店当店员，偶尔

会去做重庆育才学校陶行知先生的侍从。后来经由党组织动员，考入了西南联大

数学系就读。抗战胜利以后，西南联大变回原来的三所学校，迁回北方，他跟着

学校到了北平清华大学。解放战争初期，解放区急需干部，他在清华还没有毕业，

就奔赴到了晋冀鲁豫边区。因为他曾经在陶行知先生身边工作过，边区领导就派

他在当地新建的行知学校任教。这个行知学校，就是建国以后北京育才学校前身

的一部分。又由于他在大学里学过自然科学，也就理所当然地担任了小学自然教

学的工作。在解放区物质条件极其艰苦的情况下，他用极其粗糙的旧报纸，自编

了第一本小学自然课本。从此，他和小学自然教材算是结下了不解之缘。新中国

成立之后，他到人民教育出版社主持小学自然课本的编写工作，起草新中国成立 

以来的小学自然教学大纲、编写历次自然课本和教学指导用书。 

胡梦玉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小学数学、小学自然教学法专家，是北京师范大学

的教授。到现在，北师大还有她去世前，用自己获得的奖金设立的“胡梦玉奖学

金”。我在网上查到有关她的资料非常少。据路培琦老师说，她在民国时期就已

经在参与或主持自然教材的编写和教学实施有关工作了。她是刘默耕先生的老师，

他们是好朋友。 

兰本达来中国有一个非常好的契机。我们都知道，1978年“文革”结束，国

内百废待兴，教育界也跃跃欲试。当时的教材，用刘默耕先生的话来说是“概念

化”“成人化”“满堂灌”。在教育部的支持下，刘默耕先生以辩证唯物主义哲学

思想为指导，开始对我国的小学自然科学教育进行变革。刘默耕先生的教学思想

受陶行知先生的影响比较深，强调创造性地教学法，反对灌输，提倡启发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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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为了使自然课程能够适应时代的发展，更好地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的目标服务，刘默耕先生将自然课程的性质，由“让学生学到一些浅近的

自然科学知识”改变为“启发和发展儿童主动地、创造性地、自行获得知识与技

能，和运用知识技能的能力”，把自然课由单纯的知识性学科，改变为了“一箭

多雕”的教育性学科，使学生在知识、志趣、能力，也就是德、智、体诸方面都

得到发展。在实际操作上，也由过去单纯的接受式变为探究式。胡梦玉教授作为

高校的研究者在全世界的教育杂志上发表了一些文章、论文，来介绍当时的课改

理念和情况。1979年，这些文章被大洋彼岸的兰本达发现了，说她们的观念非常

一致，于是兰本达教授就把胡梦玉教授请到美国去讲学。胡梦玉教授回国以后，

又邀请兰本达来中国。通过这两次访问，兰本达的“探究—研讨”教学法就和中

国的自然课改革结合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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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 年 5 月，兰本达教授应胡梦玉教授的邀请，在北京师范大学发表了两

次重要演讲，一次的主题是“社会结构，思想方法，教学方法：它们之间的相互

关系”，另一次的主题是“社会、教育与概念的形成”。通过这两次演讲，兰本达

全面介绍了“探究—研讨”教学法的思想、理论及方法。现在在知网上很容易就

能找到当时的演讲稿。这次活动为期一个礼拜。刘默耕先生带着人民教育出版社

课改核心组的成员，参加了这次活动。除了演讲，兰本达教授还播放了教学电影，

让大家观看她在美国是怎样给孩子们上课的。这一期培训的面很广，有很多北师

大的学生，还有天津、北京的一些骨干老师参加。大家看了以后，都觉得耳目一

新，一下子打开了思路：原来自然课可以这么上！我们以前就是想办法教书本、

教知识，一看人家，不是那样，是放手让孩子们自己学，是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教

学思路。这次培训的效果非常好。同一年，人民教育出版社推出了新版的《自然》

教科书和教师参考用书，当时说新书的出版是“建立在研究与借鉴国外经验的基

础之上”的，这里所说的“国外经验”，其实指的就是兰本达的 “探究—研讨”

教学法。1983 年，兰本达的《小学科学教育的探究—研讨教学法》被翻译成中

文，由刘默耕先生校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并随着国内的小学自然教学改革

广泛传播。于是 1984 年 6 月，在北京师范大学、课程教材研究所、联合国儿童

基金会联合举办的小学自然教材教法讨论会期间，我们又把兰本达教授请来了。

兰本达应邀来华，给北京育才学校三年级 22 名八九岁的孩子上了一堂生动的自

然课——《蜗牛》，亲自为参加活动的老师和教育工作者们展示“探究—研讨”

教学法。这一次，由教育部出面，北京师范大学、人民教育出版社、教育部联合，

聘请兰本达教授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教师培训，地点选在了北京先农坛育才学校，

也就是刘默耕先生曾经工作过的地方。他的妻子刘容老师当时应该正是育才学校

的校长。这次培训是一个省去一个代表，直辖市可以去两个，一个数学老师、一

个自然老师，其他省可以去数学也可以去自然老师，因此可以说是数学课和自然

课的联合培训班。参加培训的老师当学生，兰本达当老师给他们讲课。她让老师

们做教具、做实验，在课上讨论，还指导老师们按照她的思路去备课，兰本达再

逐一批改作业。这些参加培训的老师回到各自的省市之后，又给当地的老师做培

训，将兰本达“探究-研讨”教学法的火种播撒到了全国各地。从这一期培训班

中走出了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批科学教育的特级教师，像我们耳熟能详的李子平老

师、路培琦老师、冯梦月老师、李培实老师等，他们后来都成了各省市的自然科

学教学，领军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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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连我们再熟悉不过的《科学课》杂志，也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1981年，

姜允珍作为湖北教育杂志的编辑，到人民教育出版社，采访自然生物编辑室主任

刘默耕先生时，刘老先生向她详细介绍了我国小学自然课改革的情况。姜允珍编

辑带回了小学自然课改革的丰富的信息，湖北教育编辑部领导当即决定，从 1981

年 7月开始，在《湖北教育》杂志创建小学自然课改革专栏，报道自然学科教学

改革的最新进展。1985年，在湖北省教育厅的支持下，湖北教育杂志社创建了自

然学科的专业杂志——《科学启蒙教育》，1988 年改名为《小学自然教学》，刊名

由刘默耕先生所题。2000 年再次改名为《科学课》。1986年-2005年间，姜允珍

一直担任《小学自然教学》杂志主编。兰本达教授通过刘默耕先生和杂志之间也

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兰本达阅读每期杂志，了解中国小学科学教育改革的情况。

她为杂志撰稿，使中国的自然教师熟悉“探究-研讨”教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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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夸张地说，兰本达和她的“探究—研讨”教学法影响了我国 20 世纪末

的自然科学教学，为后来的改革奠定了基础。到了 21 世纪初，我们开始了新一

轮的课程改革，自然课也更名为科学课。可能是由于引领这次小学科学课程改革

的大学教育研究人员不太熟悉兰本达教授或其他一些原因，“探究—研讨”教学

法一度被理论界搁置了起来。但历经多年之后，那批曾经经历过自然教学改革的

广大一线教师和理论工作者，又重新学习和审视起了兰本达的科学教育思想。一

个明显的标志就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在 2010 年再次出版发行了修订和增补翻译

版的兰本达《小学科学教育的探究—研讨教学法》。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市科学

教育在 2005年前后，“围绕核心概念展开教学”研究期间，也曾借鉴兰本达“探

究-研讨”教学法的教学理念。到目前，兰本达和她的“探究—研讨”教学法被

提及得越来越多。那它们到底有怎样的魅力曾如此吸引着我们的前辈，影响着国

内的教学改革，如今又要来影响我们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来看一看兰本达是怎样授课的，看看她的课堂到底

有什么与众不同。兰本达上课的照片，几年前在刘默耕先生长女刘斌斌的新浪博

客还可以看见，很遗憾最近无法下载了。据 1984 年参加兰本达教学培训班的班

长——路培琦老师回忆，兰本达的教学模式很明显地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探

究”阶段，另一个是“研讨”阶段。前面“探究”，提供给孩子可以操作的实物

材料，材料一定是有结构的、精选的。兰本达非常尊重孩子们的选择，探究阶段

她不进行任何干预，就是我给你这堆材料，你愿意怎么玩就怎么玩，有什么发现

你告诉我，老师不加以任何干预。她干预什么呢？有结构的材料，材料中隐含着

概念的发展。探究是孩子们发现的过程，不仅仅是理解知识和理解概念，其中有

良好的心理品质，有科学探究的方法，有科学态度的教育。然后她再引导孩子去

研讨，研讨之前把所有的材料都收回，大家围在一圈，她也坐在孩子们中间，不

是高高在上，而是让学生坐一圈，她也坐在学生的圈里头。大家一起说说刚才你

们都进行了哪些活动，有什么发现，有什么问题，等等。一个一个挨个地，每个

孩子都要发言，按顺序说。每个孩子必须拿一个主意，不能只是看客、观众，不

动脑，那是不行的。我们国内当时还是举手，会说的说，不会说的不让说。而在

兰本达的课堂上，不会说也得说，起码你刚才干什么了、看到什么了、发现什么

了，你有什么问题等，都可以提，有不同意见还可以互相交流。先是个人发表意

见，兰本达有时候也补充，有时她也讲解，但是她偏重于尊重孩子们的意见。最

终让孩子们能得出符合他们接受的一种语言表达模式，来得出这节课的结论。研

讨环节相当重要，是提升孩子的概念水平以及发展课堂教育意义的重要环节。兰

本达非常看重孩子们的表达。维果茨基讲，语言能促进孩子的思维，就是把学生

的观察、想象、思维，转化为语言表达出来，然后语言相互碰撞，还可以提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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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看法。兰本达常说“概念箭头”，她是沿着概念的发展方向，去引导孩子的

讨论和思路，引导所有的活动。 

 

这只是兰本达上课形式的一个粗略介绍。兰本达和她的教学法之所以被这么

多的大家推崇，绝不仅仅在于她上课的形式。我在做硕士论文的时候看到，好多

教育学家认为，她对教学论最大的贡献在于，她适应了我们“把立德、树人作为

教育的根本任务”的要求。“立德、树人”的核心是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

和价值观，这正是“探究—研讨”教学法所追求的，与我国社会结构相适应的“思

想体系”；也就是说，她找到了适应我国实际的，达成这个育人目标的最有效途

径——教学。 

我们现在的教育很受传统教学的影响，依然没能跳出做篇子、考试的模式。

兰本达研究教学的目标，不是简单地考虑如何学习知识，而是帮助受教育者形成

与所在社会相适应的“思想体系”。因此，她是把智育放在人的整体发展这个大

前提下来考察，这就不能仅仅考虑“教什么”和“怎样教”，而要以“为什么教”，

也就是以培养什么样的人为前提，来考虑“教什么”和“怎样教”的问题。 

兰本达认为，“一定的教学方法形成相应的思想体系”。教学方法是怎样使人

形成思想体系的呢？只要看一下世界观的形成过程就能明白。 

世界观是人们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的思维的最基本的观点。我们认识世界和

改造世界所持的态度和采用的方法最终是由世界观决定的。这些观点是人类在长

期的实践中积累起来的经验的最抽象概括。 人们从认识单个的具体事物开始，

就形成了关于这个事物的概念，这样的概念积累多了，又会形成更加抽象的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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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这样经过多次抽象才形成的“最基本的观点”，组成一个有机的体系，就

是世界观。它并不为我们认识客观事物提供具体的答案，但却能够帮助我们确定

解决问题的方向，找到正确解决问题的方法。 

简单来说，形成世界观有三个要点：一是要有足够的实践经验，二是这些经

验要通过学生自己加工、形成概念，而不是听信别人或者权威；三是得到的概念

要经过再一次的加工，使它们形成“体系”。这非常像我们平时常说的进阶、单

元整体教学和大概念教学。 

“探究—研讨”教学法特别重视概念，重视个体的概念形成过程，因此首先

要“探究”，但探究不是目的。兰本达这样拿它和“发现法”做比较，认为 “发

现法”只强调儿童个人的发现，使用的实物教材虽然便于操作，却不能成功地为

形成概念奠定基础；“发现法”不注重儿童间的相互作用，也忽视理性认识的重

要性；“发现法”没有“研讨”这一步，也不以儿童们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自己

的想法作为建立概念的基础。兰本达特别忌讳别人把她的“探究—研讨”教学法

和“发现法”混为一谈，就是因为“探究—研讨”教学法重视的是“概念”而不

是“经验”。经验在这里只是形成概念的材料，不是学习的目标。光有零碎的概

念还不够，还要将它们组织成为“概念体系”。对概念体系，兰本达的表述是：

“关于宇宙自然界的最高的抽象”，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世界观！概念体系的建立

本身就是一个探究的过程。世界观的形成会影响人们的判断，最终影响我们解决

问题时所做的选择，就像判断日本地震要不要买盐，新冠肺炎要不要排队买双黄

连一样。兰本达的教学方法其实是不断地帮助学生树立世界观。这个过程当然不

可能在小学阶段就能全部完成，但在小学阶段必须帮助学生做好准备，引导学生

往这个方向走。 

值得一提的是，“探究—研讨”教学法是至今为止，唯一一种将教学与社会

结构相联系的教学方法。兰本达教授认为，教学方法、思想体系和社会结构是相

互联系的，并且是相互作用的。我国的现行体制是社会主义，而教学方法却长期

受到传统教学思想的影响。最常见的课堂表现就是教师每天都在课上不厌其烦地

讲，学生没有多少选择性和自主性，老师讲什么，自己就记什么、写什么、学什

么，很少问为什么要学，学了这些知识有什么用。学生的学习不是自发的，而仅

仅像是应付差事一样为学习而学习。而且学生很少怀疑课本和老师，觉得书本和

先生就是权威，是是非对错的唯一标准。这样的学习，其实是在学习封建的学习

观念和思想。就像孔乙己的老师，大概不会一天到晚教他做书呆子，只是用封建

社会的观念老老实实地“教书”，书呆子自然而然就“育”出来了。 

 “探究—研讨”教学法，与社会主义的社会结构是相适应的。兰本达虽然

不是共产党员，但是她的“探究-研讨”教学法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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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探究—研讨”教学法反映了这样一种教育理念：通过对自然事物的观察、

描述、互相交流感受和解释，孩子们可以在思想上形成解释认识对象的模型，然

后在实践中加以检验，从而找出纷繁复杂的现象之间的关系和联系，形成对自然

界的有秩序的理解。它主张孩子们用具体的实物材料作为学习的开始，通过自主

地玩耍和摆弄，探索出材料所包含的概念，进而掌握它。探究阶段完成后，儿童

还要用自己的语言谈出个人的收获和认识，再将全班同学的集体智慧进行汇总，

形成更加完善的概念。在这一过程中，教师引导每个孩子对从探究中观察到的现

象进行解释，使他们将概念内化，再经过进一步的加工雕琢最终吸收这些概念。

经过这样一个学习过程，学生不但牢固地掌握了知识，更形成了尊重事实，实事

求是，相信集体的科学品格。不迷信他人和权威，主动探索发现和归纳总结，最

终形成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 

除此之外，我觉得兰本达的人格魅力也非常值得尊敬。前面说道，她在七八

十岁高龄的时候开始和中国交流，在当时的条件下，不辞辛劳地多次往返中国、

美国之间。当时已经 77 岁高龄的兰本达到中国来，她所有的教具，连同制作教

具的工具，电钻、电锯等，都是从美国寄过来的，后来兰本达还将这些东西全都

捐献给了育才学校。为了和中国的老师们交流，她甚至自学了中文。到美国的高

校寻找来自中国的留学生，让留学生免费寄宿在自己家中，方便随时请教。20世

纪 80 年代，兰本达已经可以用简单的中文回复中国老师的信件。这位就是当初

住在兰本达家中，教兰本达中文、帮兰本达翻译，偶尔帮兰本达写回信的留学生

周弘，信中的笔迹是周弘的，签名是兰本达本人。周弘女士是原新华社驻香港办

事处主任、外交部副部长周南先生的女儿。周南先生曾为香港回归作出了巨大贡

献，女儿周弘如今已经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欧洲研究所的所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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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北京开讲座办补习班，兰本达还资助了甘肃老区的山丹培黎职业技术

学校。1988年，兰本达更是联系了路培琦老师，请路老师到山丹培黎学校工作三

个暑假，传播她的“探究—研讨”方法。路老师把上课和兰本达讲课的录像带带

去，给老师们放，看他们怎么上课，怎么去启发学生，怎么去让学生自己钻研。

并讲授兰本达的教学理论。兰本达本人过着极其简朴的生活，却筹集了 13.2 万

美元，支援山丹培黎学校，并委托路培琦老师在天津仪器厂购买了 25 台显微镜

送到学校，建立了一个科学实验室。她生命的最后六年，一直在为这所学校的发

展奔走呼号。如今的山丹培黎学校，校门口醒目的校训“手脑并用、创造分析”，

似乎仍能看到兰本达“探究—研讨”教学法教学思想的影子。不论国内自然科学

改革的领军者、自然科学教学杂志的编委，还有一线尝试“探究—研讨”教学法

的一线老师，兰本达都和他们保持着密切频繁的联系。现在我们还能找到几十篇

她发表在国内期刊上的文章，并且有幸还能拜读到好多本她参与撰写的书籍。兰

本达通过姜允珍老师等寄去的教学光盘、课堂实录等，了解“探究—研讨”教学

法在中国的实施和发展情况，将对中国教师的评价、指导、意见和建议写成的文

章，绝大部分发表在《科学启蒙教育》也就是我们熟悉的《科学课》杂志上。许

多老师到现在还珍藏着同兰本达来往的信件。兰本达教授逝世至今，《科学课》

作为“探究—研讨”教学法宣传的主阵地，曾发表了几十篇介绍“探究—研讨”

教学法理论成果和实际应用的课堂教学案例，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小学自然科

学老师们。 

兰本达教授去世之后，她曾为之工作的美国世界教育社继承兰本达未竟的事

业，在第三世界的教育援助项目中继续推广“探究—研讨”教学法，《科学课》

主编姜允珍老师曾经受世界教育社的委托，在中国烟台和拉萨为职业技术学校的

教师举办“探究-研讨”教学法培训班，深受广大教师欢迎。章鼎儿、路培琦、

刘晋斌、刘沛生、张之仁等老师也都曾经在这些培训班和桂馨基金会组织的科学

课活动中讲课，并深受欢迎。 

“探究—研讨”教学法最初只是在小学自然课程改革领域进行了尝试。刘默

耕先生倡导的自然教学改革，与兰本达的“探究—研讨”教学法结合之后，路培

琦、章鼎儿老师等，最初的自然课教学改革骨干们又为 “探究—研讨”教学法

中国化做了大量可贵的工作，探索出了一套可行的操作模式，形成了一支可观的

骨干教师队伍，出版了大量以兰本达的教学方法，改进自然教学的课例研究，及

学习心得等，以后更是将其应用范围延伸到了语文、数学、思想品德等其他学科，

和职业技术教育领域。人民教育出版社在科学课新课改进行得如火如荼，却又深

觉进一步发展缺乏必要的理论指导之际，于 2010 年再次出版了《小学科学教育

的“探究—研讨”教学法》这本书，足可见教育工作者对“探究—研讨”教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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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可，说明刘默耕先生和兰本达的教学法对我们当下的科学课程改革依然具有

强大的理论和实践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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